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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記者 張書瑋 | 2023-04-16

香港電影金像獎 電影檢查條例 香港國際電影節 電影院

1 工作和家庭安排所限 阿志今年四月的行程只可以在香港停留一個週末

三年之後，他們為了電影再來香港

獨特的選片口味，難得的放映尺度，香港曾經是影迷看片的勝地，也是電影記者的必經之地。

風物 深度 電影

https://theinitium.com/tags/_3246/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780/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196/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096/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culture/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movie/


1 
 工作和家庭安排所限，阿志今年四月的行程只可以在香港停留一個週末。 


四月一日早晨過關，四月二日下午就要回程，「四點四十五分的《葬禮》本來都買了票，只能轉讓出去，

時間不夠。」他猶豫之前是否看多一場《烈火青春》，或者《尚未完場》。

我們約在四月一日晚電影散場後見，他剛在文化中心大劇院看完伊丹十三回顧展之一的《蒲公英》，距離

上一次來香港，已經是2019年春天，「電影節好像沒有2020年以前那樣轟動的感覺。但今天看了兩場電

影之後，感覺又好像依然還在。」

一切好像沒怎麼變，又好像變了。 


2019年之前，阿志每年都會來香港至少一次。除了在電影節看電影，也會跟在香港的朋友們見面吹水（聊

天），談談看電影的感受或是行業八卦。

可能終究還是變了。有一位他每次來必定邀約見面的朋友，已經移民，「他以前也做傳媒，2019年夏天我

們見過一次，移民他幾乎沒有事先張揚，到埠安頓好之後才告訴朋友們。」這位朋友曾經時不時會幫他存

好電影節的小冊子，或者代買電影類書籍，「這次來之前正好和他線上聊天，他說我還有不少書在他香港

的家裡，可惜一時也無法給我。」

不變的是票依然難買，他最期待的是《悲情城市》，《獨立時代》和《烈火青春》（導演版），都早早售

罄了。

阿志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八十後廣東人，對香港當然從來不陌生。最開始他來香港的固定行程是逛書展。 


畢業之後，阿志第一份工作就入了傳媒，「不過當時是在做社媒，平台的機會也不算太多。」第一份工作

的性質大部分是跟電影在廣東的落地宣傳，沒有太大發揮。

「都算因緣際會，剛畢業時，傳媒都在講報紙要和網絡和新媒體結合，」內容板塊開會時，也都讓阿志列

席。接觸之後編輯得知阿志喜歡看電影，邀約他開始寫影評。從2009年起，他每週都寫一部電影，一寫就

是三年。他來香港的目標也從去書展轉為去電影節。



《烈火青春》劇照。圖：高先電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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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起，香港貿易發展局以「香港影視娛樂博覽」的名義，將數個影視活動統領起來，包括香港國際影

視展，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電影金像獎，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亞洲電影大獎等十項大型活動，每年從

三月下旬持續到四月中旬，確實曾是兩岸三地重要的娛樂文化事件。

每年的影視展，譚強都必來香港，在他的工作轉為電影線記者之後，「我從公司就開始計劃起，三天採訪

和工作的時間，第一天我要看什麼，第二天看什麼，然後再和自己的採訪對象安排錯開，就開始瘋狂地

看。」

直到現在，他一提起，還會用不可思議的語氣呼叫：「你知道嗎！我第一次來影視展，就約到了李滄東的

獨家專訪，這簡直是一個奇遇！」

早早提出採訪意願後，PR讓他等消息，譚強以為沒希望了。但在那一天早晨峰迴路轉，工作人員請他介紹

自己採訪過哪些韓國影人，五分鐘之後，李滄東接受了他的專訪。

譚強是北方人，多年前來到南方定居，曾經是旅遊線記者。因為喜愛電影，他努力轉向電影線報導，譚強

發現自己有了影迷意識，「我開始慢慢培養自己從影迷的角度看電影。」旺角的百老匯戲院曾經是他必到

的看片地點，一大早出發，他會直奔歡樂早場優惠，選看一些在大陸無法上映的電影，尤其是曾經的限制

級影片，香港有過極好的看片機會。麥浚龍首次執導的《殭屍》經過電檢之後，以IIB和三級兩個版本上

映，譚強看完立刻推薦並叮囑自己的朋友：一定要看三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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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易生北漂。用他的話說，中國的院線片還沒有起來。 




也正好是那個時候，他有了不少契機來香港，「香港演藝學院開始對大陸開放本科報名了，後來又有浸

會，這些學習機會多了，」易生有不少朋友從大陸來香港學電影。他們邀請易生到香港玩，大家混在一

起，看電影，聊電影。

易生是一位影評人，長年以此為業。2007年起即已大量寫影評。當時大陸紙媒還有一些能量，有空間，但

稿費不高，「於是就多看多寫，多跑來跑去。」

初到香港參加電影節看片，易生要用掉兩個七天的旅行簽證，「那時的片是不是真的比現在要更多？你記

得嗎？那個電影節片單可以展開，好大一張。」

一大張片單攤開之後，易生陷入不知道選什麼好的心情，「也犯過很多錯。」 


他曾經為了看兩部片，中間要從旺角趕到太古，「這種事我們現在就絕對不會這樣幹，但當時算了算，覺

得從地鐵口出來之後狂奔好像來得及，可是你也許就會變得非常累，也可能會錯過開頭。」當時易生就想

盡可能多看一些，每天趕三到四場放映，「因為自己在這個行業。」

彼時的電影節放映，除非已經被本地發行公司買下，不少電影不僅沒有中文字幕，甚至可能沒有英文字

幕。這也讓易生記憶猶新。至於說起2009年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放映，一定是費穆的《孔夫子》修復

版，「在那個時候對我來說，電影修復這個概念還非常新鮮，市面上對膠片和數碼的討論好像還沒有開

始。」兩三年之後，大陸也開始將「修復」作為放映的賣點。上海國際電影節在2011年發起國產電影修復

計畫：用三年時間修復十部國產老電影。

香港的電影節選片一直很有特色，對易生來說，大陸的電影節選片相對更照顧市場，「大家不敢冒險，如

果《教父》可以放，他們就會一直放，可是香港就會選一些更特別口味的，比如我第一年來，就遇到放映

市川準，可是在大陸就不太會選，偶爾放映一下，最多挑戰一下森田芳光這樣的導演，可是基本上還是黑

澤明，小津安二郎和溝口健二，不是說這些電影不好，可是就不特別。」



香港國際電影節。圖：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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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志的第二份工，去了一家中型的城市門戶網站。平台大了，資源多了。阿志也有了一個可以自己話事的

電影板塊，基本想做的報導提前報備之後都可以做。他發現讀者願意藉由明星的話題閱讀關於電影節和金

像獎的報導，他也將整個報導計畫妥當，又交到差，又滿足了自己作為影迷看電影的私心，「那時候公眾

號都還沒出現，PC端還是大有可為的時候。」

每次來香港，阿志盡可能逗留三到四日，「時間雖然短，可是節奏很緊。」他優先選看修復版電影，也會

預留時間看沒法在大陸上映的院線片。太熱門的電影沒法兼顧，只能放棄。廣東的電影線記者同行，不約

而同都會在影視展或電影節碰頭，「2013年到2016年，我們見面溝通的機會很多。」TVB展台有什麼劇

組，寰亞電影幾點幾點有發佈會。2014年，阿志抓住機會訪問了杜汶澤，杜宣傳《3D豪情》，電影公司

還請了AV女優助陣，這電影及題材在大陸分明沒機會上映，但報導刊登在網媒依然有流量。這也是同行互

相知照得到的機會。當然，現在的廣東媒體恐怕也無法再專訪杜汶澤了。

「那時候粵港交流也很多，黃浩然的《點對點》剛推出在影視展宣傳的時候很多大陸行家還不認識他，後

來《點對點》有去廣東省上映，甚至廣東省官方行業協會還會舉辦香港電影週，會選《一個複雜的故

事》，我還可以跟周冠威做訪問。」又是一個如今不太可能出現的名字。

譚強也懷念那一個時期，「2012年到2015年的那四年，真的是太熱鬧了，」譚強供職的單位給了他非常

自由的空間，他每年來香港之餘，也跑上海國際電影節，他甚至可以自主選擇地做一些獨立藝術向訪問，

最後也可以完全發表，「我當時是很享受電影記者帶給我的，能夠深入到自己感興趣的行業的角度，因為

他跟你作為普通影迷也好，或者是一個愛好者也好，完全不一樣。如果你是從行業內的一個角色再去看的

話，媒體記者當時這個身份讓我更加全面和直接面對的是創作者本身，我覺得是很幸運，」譚強奔波於上



海和香港電影節，有的時候一天吃一餐飯，甚至吃不上飯，但他都沒有感覺。

他有時不得不放棄看電影的機會，對他來說，訪問到難得的影像創作者更重要，「 那時候香港會見到很多

台灣來的導演朋友，這種對話的機會非常難得，如果和看電影的排期有了衝突，你就不得不取捨，電影我

總是可以找機會再看的。」他儘量在這期間每天看四部片。

那時，電影節在易生眼裡絕對是桃花源。 


社交平台在大陸興起，看電影才成為了一種大眾生活方式，「週末大家願意往電影院去了，大約是2011年

左右，突然我們在北京多了很多看片的機會，」那年秋天，一部小成本製作的電影《失戀三十三天》在大

陸收穫了3.5億人民幣票房，大陸電影工業進入票房爆炸期，當年中國市場票房收入超過20億美元，成為

世界第三大票房市場。

《失戀三十三天》劇照。網上圖片

「片方搞了很多所謂提前場，媒體場，都會讓你去看。」片方開始象徵性給大陸的電影線記者或者影評人

一些兩三百人民幣的車馬費，「那時候這還不是大事，而且我可以拒絕，可是當你更深入這個行業之後，

你就會陷入被片方邀約寫不寫軟文了。」隨著大陸電影工業的起飛，繕稿/槍稿/軟文也飛速發展，「剛開始

http://www.researchinchina.com/Htmls/Report/2011/6220.html


他們還只是在摸索，但2014至2015年後，微信公眾號興起，這個現象就很嚴重了。」

在大陸播客沒折腰FM一期名為《一篇電影軟文的誕生》中，主播空山與嘉賓良小涼及JOJO非常翔實地介紹

了軟文在大陸電影工業中的發展狀況。易生在這階段感受到了不小的尷尬，「因為這是我的職業，寫得多

收入就多，不寫就沒有收入，但院線片寫稿，我同時要給好幾個媒體寫，一部片的評論數量多到有五篇，

讀者看到你這樣寫院線片，第一反應就會覺得你是片方的人。而且為一部電影寫五篇評論，有的也並不見

得寫得很好，你純粹就只是在做這份工作。」軟文變得明碼標價，且跟廣告費用看齊。

進入電影節範疇，易生的尷尬被化解了。那些電影節的導演常客們的作品，他寫多少都不會有問題，「你

看比如當年的是枝裕和或者昆汀，《步履不停》（《橫山家之味》）這樣的電影，我也會寫好幾篇，但讀

者不會覺得是枝裕和或者昆汀收買了我，」他才意識到，原來不是自己寫多寫少，而是一旦自己和大陸的

院線電影捆綁在一起，和行業及資本攪入說不清楚的境地，就有了所謂道德上的污點，「電影節就真的完

全不會有這樣的情況，我也說上海電影節或者平遙電影節如何如何，讀者就會欣然接受，大家都能意識到

電影節有一種藝術上比較開放的位置，不太會和資本有什麼綑綁。可是，如果你真的從事影評這個行業，

在大陸這十年，幾乎所有影評人都逃不過軟文這個東西。你給一部電影的評價高一些些，大家就會懷疑你

或者罵你。」

朋友們勸易生，有很多資歷和經驗不如他的人，已經可以去做影視共喔的策劃，「他們認為我應該進入到

行業裡去，把我的能力轉化成什麼，但我自己一直沒有發生很大的動搖，反倒是看到很多朋友進入行業，

我覺得甘苦自知吧。」電影變成了一種賭博，大家的角色變化了，文字寫作方式被摧毀了。



《十年》劇照。圖：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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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入選香港電影金像獎，是阿志最後一次以記者身份參與。 


「那真的是太有標誌性的一年了。」很多人沒法到現場，只看直播，但所有有關《十年》的片段都被剪掉

了，阿志在現場見證了一切，「那在我自己那一份工作來說，也到了尾聲，我幾乎是自費去那一屆金像

獎。」

微信公眾號興起後，阿志的公司決定改革。公司希望文娛類的編輯或者記者自負盈虧地走出去，製作公眾

號內容，「從做內容去轉向做運營，對於內容來說，其實當時大部分只需要靠抓取就可以，不需要太多編

輯和採編人員，另外，把文娛拆分出去，等於所謂孵化，僱員的僱傭關係也發生變化了。自負盈虧就只能

做娛樂八卦，這個形式不需要現場，你直接網上搜索，百度，然後就可以湊一篇稿出來，無可避免內容就

會變得廉價。」業內對內容的期待標準，當時以毒舌電影公眾號為標竿，毒舌電影以「毒sir」為虛擬第一

人稱來討論電影，用語主觀易讀，且使用獨特的適用於公眾號傳播的文體格式，很快變成閱讀量和廣告量

均排頭的自媒體，將電影內容推向了下沉市場，「你可以說我太傳統吧，但他們的很多東西和做內容的方

式喔是不認同的。」

公司不再需要阿志去現場報導金像獎，阿志覺得可惜，「就說如果你要去就自費去，那自費我也要去，因

為和金像獎建立聯繫本身也不容易。」《十年》以爭議題材入圍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很多傳

媒已經接到暗示，不可播報最佳電影這一項。那一年因難以商榷頒獎嘉賓人選，最後由電影金像獎主席爾

冬陞單獨揭曉，《十年》勝出。次年《樹大招風》又面臨類似的境地，再次勝出。連續兩年，大陸電影媒

體都無法正式播報金像獎最佳影片歸屬。

看到公司對金像獎報導不再重視，甚至對整個文娛版的思路徹底改變，阿志離開了傳媒行業。根據《2016

年度微信公眾號數據洞察報告》，當年微信的月活逼近9億，被稱為「流量霸主」，許多公眾號開始由個人

轉向團隊創作，紛紛走上「變現」的路，是否能「變現」也成為內容出產的重要判斷準則，文娛內容在大

陸傳播的方式也完全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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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生打算和產業保持距離，離開了北京。 


「在《建國大業》上映的時候，你要評價這部電影，還是可以調侃的，到第三部《建軍大業》（2017）的

時候 調侃已經完全不行了 到現在你看《中國機長》這些影片 你是可以批評 但當年你批評這種片可

https://www.sohu.com/a/127570737_483212


時候，調侃已經完全不行了。到現在你看《中國機長》這些影片，你是可以批評，但當年你批評這種片可

能是一個人私信來罵你，現在就會排山倒海，現在你寫這些電影評論，只會惹到一身腥膻。還有和流量明

星綑綁起來就更要命，現在也有了舉報機制，各種情況之下，很多話題不能碰。」

《建軍大業》劇照。網上圖片

開始北漂時，易生認識了許多熱愛電影的朋友，大家都會寫點東西，產業發展起來之後，其中不少人就會

不自覺地想，自己應該可以改變些什麼，很多人進入產業，「可是很多人又要保持自己所謂影評人的稱

呼，顯得既是局外人，又是局內人，」易生排斥這樣的現象，但也沒有辦法，公眾號興起之後，紙媒的生

存空間被無限擠壓，易生不再有足夠的園地寫作影評，「我開公眾號比較晚，但現在公眾號也不行了，熟

人又去做播客或者短視頻⋯⋯始終覺得文字長評最適合我，應該還是有人看的吧？如果說抖音上什麼十萬

二十萬人刷到我，我覺得意義不大。」

看到很多人進入行業之後面對的情形，他更加確定自己不想進入行業，「假設我真的進入行業，做出來的

東西大概也是垃圾。你必須妥協，文字無論發不發表，始終是我的東西，我想改就改。真的要參與到一個

項目裡，它既是你的東西又不是你的東西，你開始要跟很多人低頭，要學著跟那些東西去拉扯，那也是我

不擅長的。」

因為愈來愈多內容做好之後沒法刊登，譚強對自己的媒體身份產生了懷疑，「我曾經找胡耀輝訪問，談三

級片，可這在大陸的傳統媒體就出不了，」他把節目刪刪剪剪之後發布了，然後在網絡電台發布完整版。



級片，可這在大陸的傳統媒體就出不了，」他把節目刪刪剪剪之後發布了，然後在網絡電台發布完整版。

對譚強來說，傳統媒體一度讓他迷失，因為在那個傳播方式中，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觀眾，或者觀眾在

哪。網絡電台讓他有過空間顧及節目的完整性，也看到聽眾的反饋，找到了工作的滿足感，「可是現在網

絡也有禁忌了，你的內容也會被下架，或者現在可能是因為版權，你裡面用到了什麼歌曲。」他離開傳統

媒體，加入電影公司做項目開發和宣發。2022年疫情期間無法外出，他又試著自己寫劇本。

他一邊享受創作故事的樂趣，滿足了他的表達欲，令他又成就感；又一邊很享受和觀眾或者創作者交流的

過程，「放映活動時，你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討，用你的方法影響一些人，大家對一部電影，尤其比較晦澀

或者曖昧的電影，有更多的認識。我們一起去聊一部電影為什麼你覺得好，他覺得不好，大家在那個平台

裡互相分享，這個影響很重要。」

不同身份轉換之後，譚強自己也覺得很有趣，他有時出現在影展是觀眾，有時是記者，有時是帶參展片的

展商。

只是在電影節看片的興奮感降低了，「現在就會變得很隨緣，看到什麼樣的片子，在合適的時機里我就去

看，我不會像之前那麼執念，可能也跟年齡有關。以前假如想去看《再團圓》，我會第一時間去訂票，然

後就讓自己安心；現在看到票沒賣完，就覺得可能再等一等；如果因為售罄我搶不到票看不了了，我也不

遺憾了。感興趣的片還會看，還會有期待，比如說《宇宙探索編輯部》再有機會的話我還會再想去看第二

遍，第三遍。」

做放映宣傳，或者映後活動，變成譚強看片的主要動力，「要做放映所有的電影我幾乎都在電影院裡保持

看兩到三遍，第一我要做這個片，我要先瞭解這個片是什麼，我要從宣傳的角度找到大家看到這個片的賣

點，我要做導演的訪問，我要知道他的創作理念是什麼，這是前期我要做這個活動要做的基礎的工作。」



《悲情城市》劇照。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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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在疫情後開始流行盲盒放映。易生覺得有趣，「就是那種，一個二維碼你傳給我我傳給你，大家報名

默默把錢交了，然後放映當天就會用短信通知，晚上六點半，到哪裡哪裡碰頭，其實也出過事。香港現在

選擇還算很多，可是大陸這兩三年電影院都活不下去了，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正你先把錢打給我，

電影院收包場費用就可以。其實放映的電影並不是什麼敏感，而是影迷真的很想在大銀幕看到這些作品，

比如《悲情城市》，在大銀幕看到的體驗真的很不同。」他一直沒有機會看趙婷的《浪跡天地》/《游牧人

生》/《無依之地》，「其實已經下載好了，可是我就還是想在大銀幕，一直沒有動它。」

在香港參加電影節讓他能夠滿足這種「原教旨」的影迷心情，但他留意到香港觀影也出現了「技術原

因」，「大環境肯定是不容樂觀，電影節的選片可能會愈來愈保守。不只是說對電影節。包括就是整個電

影工業，這幾年造成的傷害大家都已經看到。但也不能說是傷害，就最後其實大家如果想清楚，就是各玩

各的。大家各自拍片，不要在乎大陸市場也挺好。」

易生參與過一些大陸的電影節選片環節，發現大家都非常小心，「比如和韓國有爭議的時候，大家直接就

乾脆想都不想韓國電影了，或者現在，提前就把台灣電影排除在外，就怕選了之後發生什麼。我也在想盜

版當然很傷害創作者權益，可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大家又沒有辦法，我也在反省這個問題。」

影迷之間還是維繫著暗流，「該找的東西，該下的東西都還找得到，這個東西禁不了。雖然現實中，禁這

個，禁那個，常常讓人很悲觀，有一天會不會我們永遠看不到什麼了。」

易生和朋友開玩笑，打算發起「流浪硬盤」計畫，一個外置硬碟，一部分固定時間見面的朋友，「以前很

多東西來得太容易了，如果有一天打大銀幕不放你想看的電影了，或者電影院都不開了，我們就想過這種

好笑的計畫。」



《1917》劇照。網上圖片

2020年1月，易生在香港看了《1917》，一週之後大陸就爆發了疫情。整整三年沒有參加影展。如今來到

香港，他覺得一切有些陌生。但生活也像是逐步恢復了日常，「下旬廈門有一個活動想參加，也想去雲南

旅遊。」
幾年前曾經請過幾個年輕人幫他處理公眾號事務，現在完全收回自己做，「曾經有一段時間覺得

要每天更新，現在也認為沒有必要，尤其是你也不打算再跟著院線的商業排片走的話。」他嘗試過，但覺

得沒有意義，「現在幾乎都是上映《灌籃高手》，大家就蜂擁去寫《灌籃高手》，新海誠來了，大家又去

寫新海誠，好像在這個行業裡，你就不得不跟著他走。好像前幾年《我不是藥神》票房很好，所有人都去

研究『藥神』，不管行業人士還是評論，不管說不說得出道理，每個人都要去分析一通，說出點什麼道

理。」

這一切對他來說無比荒謬，更荒謬的是，發布文章的紅線愈來愈多，「我前幾天發布一篇文章就立刻被限

流，我的豆瓣可能被盯上了。」他變成了敏感詞能手，時常有其他寫文章的朋友拜託他幫忙看看，為什麼

審核不通過，易生總是一眼發現敏感詞，「抱著一種找茬的心態看別人的文字，可能還好，但自己寫文章

遇到那樣的情況，是非常讓人生氣。」他索性也減少了發表，把文章寫得更長，存起來等出書，「我不想

為審查我的豆瓣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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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強今年只有一天的時間，他不想錯過《夜幕將至》，這部片在平遙拿了大獎，有朋友盯著他去香港一定

不能錯過，「我現在很喜歡看年輕導演小成本的創作，我喜歡看那種獨具特色的表達，」他也希望可以找

到一些獨立電影合作，將這些電影帶到大陸去做放映。



他對現在電影的狀況並不失望，「我覺得一時一時，電影這個東西本身就是一時一時，你這一期上映或者

選擇這個片子正好是佳作頻出的，肯定是給人驚喜，有的時候可能整體的片子的品質沒有辦法，也許有人

說現在世道疲軟，入選的電影如何，但在我來看可能是挺好的，畢竟疫情之前和現在已經是兩個狀況，疫

情開放之後，國外的線上影展在減少，我覺得都有一個過程。

「行業不好萎縮，這也是很現實的狀況，我們面對的就是資金都已經沒有了，影響到製作和行業的一些運

轉，這很現實，但電影就會這樣沒有嗎？該拍的我們也一樣都拍了。也許，有的時候在困境當中可能更逼

迫人去有更多求生或者是創作角度。我覺得也未嘗不是一種方法，就比方說我認識一些年輕的導演，他的

項目入圍了所謂的青蔥計劃，所謂的平台窗口。他可能最終還是拿不到錢，有的人就把這個項目放一放，

有的人自己投入一些錢，就只想把電影做出來。」

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開了一間小的電影公司，「我們既然對自己都有要求，為什麼不努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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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志如今和電影行業已經徹底沒有關係，很多曾經的同行也斷了往來。
「他們也都轉行了，有的人做自媒

體，而且也不侷限在電影主題，因為電影變現的實在不多，也很耗費時間。有的去了做甲方市場，當年一

起跑金像獎和電影節的媒體同行，幾乎都不在這個行業了。」

沒來香港的這幾年，阿志身邊的人也不再談論香港的話題，「我這一輩廣東人，本來從小浸淫在香港的文

化裡，不可能不關注香港發生了什麼。可是大家對2019年的看法，令你現在無法再和他們講什麼了。」他

聽到身邊不少人一開口的觀點，就不再想搭話，那些看法和評價，讓人覺得討論毫無必要，「我也沒有任

何衝動想和他們解釋這件事，就做沉默的大多數。」

身邊的同學和朋友對香港不再保留過去的情感，很多人跟從了官方的定調，使用「黑暴」和「廢青」等說

法，阿志覺得沒有必要再講什麼。

「坦白說，2019年時我最後一次來，已經覺得香港人沒可能自主得到某一些東西，國安法生效之後，可能

香港就會變成一個大陸城市。」

這個三年不見的新香港，「我依然都仲係好鍾意。」當知道香港人不再能像以前那樣主導很多東西的時

候，或者反而可以坦然面對現況，很多事在大陸看慣了，如今在香港再現也還是會覺得荒謬，「比如技術

原因。」



《隱入塵煙》劇照。圖 :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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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生有一位朋友，也是影迷一位。他隨身帶著一隻鐳射筆，看電影時總是留意影廳內是否有違規的觀眾，

一旦有滋擾嫌疑，就用鐳射筆射向對方。我們談論電影節經驗的尾聲，易生說起這位維護治安的朋友，哈

哈大笑。

「他看起來在做好事，幫助別人，可是影響了自己看電影。 


「其實在電影節看片，和院線有的時候是兩個標準，院線你可以吃爆米花嚼的很香，但文化中心不行。有

朋友說杜琪峯看電影會抽雪茄喝紅酒，聽起來很有趣。還有，鹿特丹大家都在喝啤酒！」

經歷兩年多的荒蕪，大陸2023年春節檔票房開紅盤。與其說行業豐收，倒不如說自媒體們迎來了一輪久違

的豐厚入帳。有頭部自媒體收取六位數廣告，為賀歲片吶喊助威。

十四日的放映之後，2023年第四十七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落下帷幕。幾乎同期，香港科技大學舉辦李睿珺科

大電影週，邀請李睿珺參與映後談。原本預定放映的《隱入塵煙》未獲得香港電檢處發出准映證，轉為放

映《路過未來》。中國二十大召開之前，這部票房過億展示農民窮苦生活的電影被從影院下架，原因未



映《路過未來》。中國二十大召開之前，這部票房過億展示農民窮苦生活的電影被從影院下架，原因未

知。

阿志，易生，和譚強分別表示，明年他們還會再來香港看電影。 


經受訪者示意，阿志，易生及譚強均為化名。


